亦師亦親～我與外籍新娘的關係      ◎秋雨   

她們和我的關係可密切，因為她們也是台灣人，她們嫁入的不只是一個家庭而已，而是整個台灣…
從挫折開始

在還沒當外籍新娘的陪讀前，『外籍新娘』這四個字對我來說只是個名詞，因為她們跟我的生活沒有任何關係。當淑娟問我願不願意一個星期花一個晚上的時間教外籍新娘識字時，我幾乎不考慮就答應了。

經過暑假期間培訓後對這份工作更有自信；第一天上課走進教室一看，哇！都是大眼睛、長睫毛、娃娃臉的小美女，驚嘆著她們個個年輕又美麗。這一班就像個小小聯合國，學員有來自印尼、泰國、菲律賓和越南。第一次身處在這麼多外國人的環境裡我既緊張又興奮。可是當她們一開口時我當場愣住了，濃濃外國腔調的國語聽得我一頭霧水，她們說什麼我幾乎完全聽不懂。可是那些有著外國腔調的國語多聽幾次也許就會聽得懂，對於不會說國語的才是真的頭痛。有一位從越南嫁到台灣約5個月左右，她不但不太會說國語，連聽都有困難，我和惠貞問了好久連她的名字也問不出來，最後還是去查她的報名表才知道她的芳名，那一夜我嚐到深深的挫折。

面對第二堂課我更沒有自信了，但是若這樣就放棄又好像很對不起蘆荻社大，也對不起自己，想到此也只有再打起精神面對挑戰。基於志工不足的關係，我們必須充分利用有限的人力資源，因此我被分派陪別的外籍配偶，至於這個『難題』也就由惠貞接手。奇怪的是我並沒有因脫離這個『難題』而感到高興，我居然感到『不捨』，這個『不捨』是什麼我也說不上來；在她的學習過程中只要有時間我仍然常關心她，詢問她的學習狀況，看著她一點一滴在進步，心裡也敬佩著惠貞的耐心和愛心。

練習放慢速度

我的新對象一個來自泰國，二個來自印尼。雖然她們都有些國語基礎，在聽說方面不成問題，有問題的反而是我，因為我還是聽不習慣她們那濃濃的外國腔調的國語，常常是她們說一句我才聽懂其中二、三個字，我只能請他們多說幾次，然後再猜猜看。而我一貫的快速說話習慣也使得她們常常是瞪大眼睛一臉不解的看著我；更不習慣的是，一向寫字潦潦草草的我，幾乎已經不會寫字體工整的字，不用說她們一定又看不懂。至此我思考著，是否該改變我的教學態度和方式？兩堂課下來我受了不小的打擊，也明白這份工作比我想像的還要困難。

經過幾堂課下來，我漸漸摸到訣竅，和她們說話速度要放慢，寫字不能太潦草，不懂的字要多解釋幾次，更重要的是要有耐心，而且不必急於一時要她們說出『標準』的國語，因為這個『標準』是沒有界線的，何況生長在台灣的人說出來的國語也未必是標準的，那麼對這些外籍新娘的要求又何必一板一眼呢？

亦師亦友亦親

教她們認識國字只是其中之一而已，我還深入她們的家庭，幾次的家庭訪問讓我更了解她們在台灣的生活狀況。在她們心情鬱悶時我聽她們傾訴；在她們想家時我陪她們聊天；在她們傷心時更陪她們掉眼淚。若不是得到她們充分的信任，她們又怎會把內心最深處的話說出來呢？我和她們之間的關係已經超乎學生和助教，她們就像是我的姊妹，我的好朋友，更像是母女吧！

記得其中一位學員曾經這麼說：「以前我還沒來上課時天天想家，天天哭，來上課後雖然還是一樣想家，但是已經不會那麼難過，也不再天天哭了。喜歡來上課是因為蘆荻的老師不把我們當外國人看，蘆荻的老師不只教我們認識字，她還教我們要怎樣融入這個社會，作一個真正的台灣人。」這個學員還介紹好幾個外籍新娘到蘆荻來上課；從剛開始一班20個不到，到現在已經將近30位學員了。

如今『外籍新娘』這四個字對我已不再只是名詞，她們和我的關係已經密不可分。也許大家會認為我是在教她們，其實我在她們身上學習到的更多，我不只學習到和外籍人士相處的方式，也學習到人與人之間溝通的重要。曾經有人問我：「她們跟你是什麼關係？為什麼你願意花那麼多時間和心血在她們身上？」我的回答是：「她們和我的關係可密切，因為她們也是台灣人，她們嫁入的不只是一個家庭而已，而是整個台灣，我們生來就是台灣人，所以不覺得當台灣人有什麼困難，但是她們卻為了當台灣媳婦而離鄉背井，整個人幾乎抽離了她原有的成長環境，幫助她們早日融入台灣是我有能力做的事，那麼我就挪出一些時間幫助她們，也讓自己成長吧！」

（作者為蘆荻社區大學外籍配偶識字班種子教師）
